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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熊庆来的文献中，被广为提及的事情只有一件：他对学生

华罗庚的知遇。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凭着对一篇数学

论文的赏识，便决定聘请只有初中文凭、在乡下小店做店员的华罗庚。 

  这件事情如此著名，几乎掩盖了熊庆来的其他生平。在他曾经执

掌的云南大学，曾有学生在对华罗庚表达景仰的同时却问道：熊庆来

是谁？ 

  这名世界函数数学领域的大师、中国数学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在

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数学先驱”多年以后，被人遗忘。 

  其实，熊庆来爱惜人才，早有名望，不少穷苦学生都曾受他资助。

在云南教书的时候，他常寄钱给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严济慈，即使

是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也要托妻子去把一件皮袍子典当，换钱寄去。 

  熊庆来教授学生，十分认真，连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用毛笔红

字将作业中的错误仔细地逐本圈阅，改正。碰到好的作业，则大笔一

挥，写个“善”字，一脸满意。 

  可以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是他自认为平生最幸运的事情。

即使在任校长的最忙碌之时，他也要每周亲自为学生上几节课。而每

到年节，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 

  即使到不能教学的时候，他也要想办法把教授和学生们叫到自己

家里来，办起现场讨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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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熊秉明回忆，父亲熊庆来“平实诚笃”，他举止言谈缓慢而

持重，不善词令，生活恬淡，与一切娱乐和享受都无缘。 

  不过，恬淡也分场合。在一次讨论会上，他曾就学生要不要参加

运动的问题，和闻一多意见发生碰撞。这个搞数学的人显然不懂政治。

他坚持认为，要救中国的积弱，学校师生就应“每人守住他的学术岗

任，兢兢业业地去做，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 

  碰到该坚持的事情，这位总是一脸和气的数学家，总是显示出他

的刚硬来。有人评论，他的这个特性，正如他所爱的数学一样，一丝

不苟。 

  比如学术独立，是熊庆来一贯的坚持。在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前，

他和当地官员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予”，

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能凭条子介绍。 

  再比如，主持校务多年，熊庆来十分重视清廉。每年新生考试前，

不少人托人情，送礼，他都原物退还。有一年，熊庆来赴法国，向教

育部申请了 1万美金的款项，准备为云南大学添购数学书籍。不料后

来因云南大学解散，他也就此留在美国，生活非常拮据，他却始终没

有动用这笔款项一分钱。直到几年后，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

业生回国，他才把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学生，转交云大。 

  校长工作繁忙，熊庆来经常顾不上回家吃饭，有时候需要打电话

连叫三四次。然而他却不肯放下自己手头的学术工作。他的数学论文，

常常修改三五遍以上。有时候，熊庆来本已经上床躺下，却忽然想到

文章中写错了一个字母，担心第二天会忘掉，便连忙穿好衣服，起来



修改，这才放心入睡。 

  等到年纪大了，他因为脑溢血而半身不遂，右手不能写字。为了

工作，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就用这只半残的左手，他整整写了 20

年的研究论文。碰到撰写外文稿，他只能缓慢地用左手一个字母一个

字母地打字。有一半以上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辛苦练成的这一手左手字，到后来却派上了另

一种用场。 

  上世纪 50 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

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建设的诗句。然而，这没能使他避

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命运。因为当年推荐华罗庚任教清华时，

面对校委会说出“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话，他背上了“熊华黑线”

的罪名。 

  这时候，他虽然仍慈祥而威严，整齐的头发却早已花白。白天，

他拖着残病的身体，被拉去开批斗会。到晚上，他便在灯下，用辛苦

练成的左手字，逐字写“交代材料”，经常到凌晨才结束。 

 


